
夏衍如何从“素人”到左翼电影“开山人”？
——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夏衍孙女沈芸

夏衍

（1900年10月-1995年2月）
出生于浙江杭州，中国现代戏剧

与电影的重要奠基人、作家、社会活
动家，创作视野广阔，在报告文学、话
剧、电影剧本、散文及翻译等领域均
有卓越建树。代表作有报告文学《包
身工》、话剧《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
菌》等。其改编的电影剧本《祝福》
《林家铺子》等，深度拓展了文学与影
像的对话空间，影响深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雷蕴含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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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一群怀揣理想
的年轻人，以电影投身于社会进步的
浪潮。作为非科班出身的“素人”，他
们的学习方法质朴而刻苦：带着笔记
本、秒表和手电筒走进电影院，逐个
镜头拉片、记录、分析。在这群身影
中，便有后来被誉为中国左翼电影开
拓者之一的夏衍。

当时，在左翼社会思潮的背景
下，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电影界进步
人士，协同摄制了《渔光曲》等一批宣
扬反帝反封建的影片，反映大众疾
苦、倡导社会公正、追求时代进步。
以夏衍为代表的中国左翼电影人，不
仅将反法西斯的阵地扩展到新兴的
电影领域，同时拓展了电影这一表现
形式的精神和艺术追求，使左翼电影
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12月4日，“剧影双峰——夏衍
的戏剧与电影”展览于中央戏剧学院
昌平校区开幕。该展览通过文献、影
像、实物与沉浸式舞台装置，全面呈现
了夏衍在中国戏剧与电影史上的卓越
贡献。作为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夏衍
的孙女、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
员、作家沈芸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帧心——中国电影诞生120周
年系列人物报道”小组专访，回顾了爷
爷带给自己的影响，以及夏衍如何从

“素人”到左翼电影“开山人”的历程。

如果远离民众
电影的生命力会枯竭

记者：夏衍先生一直强调电影的
民族化、大众化和启蒙性。

2025 年是中国电影
诞生 120 周

年，当下重提夏衍与电影的关系，你认
为有哪些方面尚未被充分认识？

沈芸：站在中国电影120周年的
今天回望，爷爷的许多电影思想依
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参与推
动并见证了中国电影的三大高峰时
期——20 世纪 30 年代、50 年代和
80年代。能完整见证并深度参与这
三个阶段，且在每个时期都扮演关
键角色，这本身就说明他的电影观
念具有扎实的实践基础和前瞻性。
爷爷并没有简单地去定义“电影是
什么”，而是更注重尊重电影自身规
律。与一些先预设框架的创作方式
不同，他强调遵循艺术与时代的内
在逻辑。过去我们常说，电影不应
沦为工具，但今天我们也意识到，电
影如果完全脱离现实、远离民众，其
生命力同样会枯竭。爷爷经历过不
同的电影生态与政策环境，因此他
的思考是立体而辩证的，始终保持
着清醒而开放的视野。

记者：你在书中提到，夏衍先生和当
时的同道们学习电影是在电影院里，掐着
秒表看场景转换。这个细节很感人。

沈芸：对。他们看一个镜头或一
段戏完后，用秒表算算几秒钟或几分
钟，然后算算一共有多少尺长，一个

镜头一个镜头地研究，逐渐
掌握了电影编剧技

巧。20世

纪30年代，中国电
影进入快速生长
期，但当时的电影市
场是美国好莱坞统
领的天下，技巧上学
习好莱坞是最快、最好
的捷径。

爷爷会先根据剧情
简介自己构思一遍，再对
照电影看别人是怎么编
的。在电影方面，他们那
代人最初大多是“素人”，但
正是通过这样的钻研，逐渐
成为专家——这个过程在他
身上体现得特别真切。

技术浪潮中
电影叙事何以长存？

记者：如今技术正在深刻改变
电影。以你对爷爷的了解和他的思想
脉络来看，他会对技术持怎样的态度？

沈芸：我想他肯定不会拒绝
技术发展，但同时也不会放弃内
容。当初电脑刚兴起时，一位从事
计算机研究的朋友常来家做客，爷
爷总会问他很多关于电脑的问题。
他曾说过：“我这辈子很遗憾的是没
学会电脑。”爷爷是理工科出身，对技
术发展始终抱有开放的学习态度。

记者：影视发展至今，出现了短剧等多
种形态。你如何看待电影和话剧的未来？

沈芸：不同形式对应不同需求。现在的
剧场艺术发展得很好，话剧并不逊色。我觉
得“分众”是对的，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看同样
的东西——有人喜欢短视频，也有人爱看长
片，它们可以并行。

记者：作为电影研究者，你认为在人工智能
等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电影的未来会怎样？

沈芸：现在电影确实走到了一个节点。科技
与产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爷爷生前也经历
过类似的冲击，比如电视的兴起。纵然时
代发展很快，但我认为电影所创造的
视听叙事模式并不会消失，它会

散落在各种载体与形
式中。

在我祖父旺盛、飞扬的生命体里，并存着两个夏衍：一个是激情澎湃、冲锋陷阵的战士；一个是才

思泉涌、笔耕不辍的写作者。两者和谐共生，根深叶茂，又相得益彰。 ——沈芸

观察、深入生活
始终是创作的重要来源

记者：夏衍先生的作品已成为经典，但经典有时
意味着距离。你希望年轻读者在阅读夏衍的作品
时，感受到哪些超越时代的内容？

沈芸：时代背景确实不同了，但作品中留存的
是关于人性的力量，比如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他
对女性角色的塑造。爷爷的剧作中，女性往往都
是“大女主”，他刻意着重笔墨刻画了女性所代表
的光明、积极的亮色。电影《祝福》中的祥林嫂、
《林家铺子》中的林明秀、《革命家庭》中的陶
珍、《憩园》中的万昭华和寒儿，以及《烈火中永
生》中的江姐，都被他在原著的基础上向前推
了一步，做了进取性的人物提升。

对女性角色（大女主）的偏爱和推崇，
是夏衍剧作从话剧到电影的一贯倾向，由
此可以追溯到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
版的，德国倍倍尔著、沈端先译的《妇人
与社会》（后改为《妇女与社会主义》）。
这也与我的成长体验呼应：无论是家
庭教育还是日常言谈中，我从未因为
是女孩而感到被区别对待。他一直
平等看待，甚至对女孩还多一份偏
爱。这种平等与尊重的意识，或许
是跨越时代、能与今天读者共鸣的
精神内核。

记者：年轻创作者生活经历
可能没那么丰富，他们该如何运
用好自己的生活经历，写出更
好的剧本？

沈芸：观察生活非常重
要。就像夏衍评价吴祖光时
说的，他认为吴祖光一定能
行，因为吴祖光哪怕在公共
汽车上都能观察、听到那
么多事情。你看《上海屋
檐下》这部作品，不就是
观察了石库门里许许多
多的人家吗？那个剧
本就像横截面一样，透
过五六户家庭，呈现
了 整 个 社 会 的 面
貌。我们也许不处
在他们那种风起云
涌的大时代，但仍
然可以从细微处
着手，写出属于
这个时代的故
事。观察、深
入生活，始终
是创作的重
要来源。

1947年秋，夏衍在新加坡。受访者供图

夏衍孙女沈芸。 张杰 摄

“剧影双峰——夏衍的戏剧与电影”展览上展
出的夏衍编剧的电影《林家铺子》《祝福》的海报
和夏衍的部分剧作（从左至右）。 张杰 摄


